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情敵？情人？







作者：平地之雷



《冰戀書櫃》



轟隆隆……人聲鼎沸的車站中，其中一列剛到站的火車上，走下一個瓜子臉的高挑美人。



仇麗留著一頭及肩短髮，挑染的結果讓髮色呈現淺棕色。



淺綠色雙肩帶無袖衣露出美麗白嫩香肩。



短到不能再短的藍色小短褲，搭配沙灘型涼拖，讓她將大腿根到腳趾完美的暴露在眾人眼前。



修長且雪白，以及擁有美麗曲線的雙腿，不只男人，連女人都為之心動。



這是一個女人可以合法搞同性戀，甚至結婚的社會。



這樣煽情又裸露的穿著打扮，有一些男女色狼已經開始蠢蠢欲動。



仇麗是來見她的「情敵」，凌傾城。



其人如其名，傾國傾城。



他們各有不同的美，但是對於搶自己愛的人都是烈性如火。



高中時他們曾經搶奪一個男人而鬥得難分難解，從唇槍舌戰到撕逼catfight。



兩人從學校打到家裡，從客廳打到床上。



從扯頭髮踢腳脛到十指相扣，雙腳緊緊交纏，雙唇再也罵不出「賤女人」、「騷逼」等難聽字眼，而是吐氣如蘭，舌頭霸道的占領對方的口腔。



凌傾城有著長長的十公分紅舌，所以他還可以進一步侵略對方喉嚨，使對方在激情與窒息中失去所有戰鬥力。



但是仇麗靈活又修長的蔥白手指，比任何一個震動棒都來的厲害。



當雙手前後夾攻，同時攻擊女人下體的三個洞時，如銅牆鐵壁般防衛的凌傾城也只能門戶洞開，淫水噴濺。



從此之後，她們總是會看上同樣一個男人，然後互相敵視、互罵，然後上床，周而復始。



這些年的「爭鬥」，事實上讓兩人如膠似漆。



她們上床的次數比她們兩個爭奪的男人分別做愛次數相加起來都多。



可是不知為何，她們就是不想玩三P，也不想分享中意的男人。



她們的情敵本質沒有變，可是肉體和心靈上，已經完全不能沒有對方了。



凌傾城留著過肩長髮，但是她將其秀髮綁起來。



傾城穿著比較像上班族，白色襯衣搭配西式外套。



灰色窄裙加黑色絲襪配上的是紫黑色搭配的高跟鞋。



她們相遇後就緊緊相擁，並親吻對方白皙的臉頰。



之後就手牽著手走出車站，叫了輛車前往傾城的家。



親暱的態度，讓旁人只會認為他們是好朋友，而不會發現他們是情敵的關係。



凌傾城有自虐的傾向，在身體邁向高潮的過程中會用右手掐住自己脖子。



用的力道之大常常會讓仇麗以為她要捏碎自己的氣管，而仇麗看到這個場面只會更興奮的抽插，因為她狹窄悠長的私密洞口只會更加緊緻，幾乎以為要把自己的手指給狠狠夾斷一樣。



「怎麼這次想叫我來，是小騷逼又皮癢了，想要我來教訓你一頓？」進門後，仇麗環住凌傾城的脖子，在耳邊一邊吐氣一邊輕聲問著，濕熱的空氣吹在耳際，讓傾城麻癢難當。



「我不想活了，並且想要你跟我一起上路。」凌傾城忍住誘惑，一字一句的將心中謀畫已久的決定講出。



卻如重捶一樣擊打著仇麗的心臟。



「為什麼？我們不都過的好好的嗎？為什麼突然想要死？！」仇麗驚道。



「男人們總是沒有辦法在我們兩個之間做出選擇，然後投向第三人的懷抱。說真的，這幾年下來，除了你以外，我根本沒辦法找到一個適合的男人作伴侶。



而且現在男人愈來愈少，我不想到最後被迫去嫁給一個爛貨當老公。所以我想趁自己年輕時自殺。」凌傾城彷彿是在說一件與自己不相關的事情。



「那為什麼要叫我一起死？」仇麗奇道。



「你覺得沒有我自己還能夠一個人活下去嗎？」凌傾城說。



仇麗呆然，隨即想到。



對阿，自己與傾城在一起五六年了，雖然整天為了男人吵來吵去，但是親熱的次數更多。



雖然不想直接承認，但在世人的眼光中她們已經是同性情侶了。



她對凌青城的感情也是節節上升，但凌傾城明知自己已經開始傾心於她，卻總是不願意正面回應。



去找其他男人歡好，擺出直女的姿勢，總是讓仇麗感到難過。



所以仇麗就無所不用其極的搶她男人，逼她跟自己吵嘴、撕逼、catfight，然後最終都是激烈又火熱的性交。



仇麗發現了凌傾城再跟自己上床時有自掐脖子以求高潮的跡象，有時就會幫她一把。



用自己細長的脖子狠狠扼住凌傾城的玉頸，一方面是渴望，另一方面卻也是報復。



報復她不願意回應自己的心意。



「我早就知道你已經愛上我了，只是我還是愛男人多一些。但我已經累了，不想再浪費時間去找男人。我現在是一個想要死去卻不想孤零零一個人的自私女人，仇麗，你願意陪我嗎？這樣我們在地下就可以如你所希望的長相廝守了。」



傾城說著這段話，語氣依舊平淡，但雙手已經開始觸摸仇麗的雙乳，並放肆的揉捏。



「原來……她早就知道我愛上了她，但是卻不願意在活著的時候給自己一個名份嗎？這是為什麼呢？……心好痛喔，這就是失戀的感覺嗎？」外表開放的仇麗，其實有著一顆柔軟易碎的女人心。



她知道自己無法在有生之年奪得她的心了，而凌傾城只給了自己殉死在她旁邊的機會。



如果不答應，自己就永遠失去了她。



「傾城，我只有一個要求。」仇麗下定決心，對凌傾城說。



「寫下遺書，讓我們兩人以夫妻的名義合葬。」



「可以。不過，誰是夫、誰是妻呢？」凌傾城歪著頭，裝可愛似的問道。



「唉呦，你這小騷娘兒們，是三天不打就忘了老公是誰了嗎？」仇麗雙手往凌傾城的腰肉和胳肢窩騷去，惹著平時冷淡的她也不由得哈哈大笑。



這一天，她們瘋狂的滾床單。



心知死亡的逼近，讓他們如服用媚藥一般瘋狂。



更加想要凌虐、傷害自己，用肉體的痛苦達成精神上的高潮。



她們回到那個最初的情敵姿態，不停的用難聽的語言刺激對方，讓對方用各種方式踹、打、咬、捏、摑自己。



也像初次嘗到性愛美好的時候一樣，用舌、指、跳蛋、震動棒等插入對方或自己每一個肉洞裡。



用所能想像的方式，來完成人生最後一次的性愛。



晚上，正是夜深人靜上路時。



她們穿回衣服，順便灌了一下腸，女孩子家大便失禁總是不好意思。



凌傾城拿出兩條白綾，並詢問仇麗想自縊的地點。



並戲稱「夫命妻隨」，無論仇麗想選哪裡，自己都會聽從。



仇麗眼中有東西在滾動，這是唯一的一次，她可以用丈夫的名義來命令凌傾城，卻是決定兩人的死亡處。



但是好強的她強行忍住眼淚，她已經對剛過門的愛妻保證會含笑而逝，就決不食言。



「我的好妻子、好老婆。我怕死在家裡太久沒人發現會讓屍體腐敗。何不到外面找一個適合的地方呢？」仇麗強顏歡笑的說出這句話，她其實不想太早死去，這只是希望兩人繼續溫存的藉口而已。



深夜萬物靜寂，街道上仇麗行走時涼拖擊打平滑的腳底，發出啪搭啪搭的聲響；凌傾城的高跟鞋則是敲擊地面，發出叩叩叩的節奏。



初夏晚上依舊有著些微涼意，但仇麗拒絕換上保暖的衣物。



都要死了還管那麼多。



她們手牽著手慢慢走著，物色可以吊死她們兩人的地點。



「老婆大人，你看那裏如何？」仇麗指著公園的單槓，另一隻手摟著凌傾城的肩膀。



「不錯，就是矮了些，跪縊聽說很麻煩的。」凌傾城有點遲疑的回答。



「不會啦，其實跪吊或坐吊就像我平常勒住你脖子那樣舒服，老婆大人也希望死的時候能夠享受絕大的快美吧，聽說比起普通雙腳離地的上吊，這種自縊法能獲得最大的高潮喔。」



仇麗勸誘凌傾城，其實是希望能多看看被絞住的傾城能夠多掙扎一段時間。



一種變態的嗜虐慾望正從仇麗的心中滋生，她不想讓凌傾城簡單的死去，也不想讓自己太痛快。



用身體的痛去撫平心中的傷痛，這是一種另類的補償作用。



「這……好吧，畢竟你現在是我老公嘛！」凌傾城不是同性戀者，她只是希望自己死時有個伴而已，找了仇麗這個迷上自己的情敵來殉死。



某種程度上她也抱有一些歉意，所以就不像以往那樣跟她鬥嘴吵架了。



「或許，不要自殺了，等到白天就去戶政機關登記結婚，我們兩個就這樣白頭偕老也不錯？」凌傾城想一想，又搖搖頭。



自己不是同性戀，自己並不愛她。



凌傾城依舊不願意正視自己對仇麗的感情，她頑固的認為自己是直的，是愛男人的。



自己是為了勸仇麗殉死才跟她「結婚」。



凌傾城在170公分左右的單槓上掛好白綾，並結成一個繩套。



仇麗則在繩套正前方蹲著觀看，一邊用假陽具撫慰自己。



她穿的褲子短到大腿根處，又沒穿內褲，所以褲管稍微拉開就能讓假陽具塞入蜜穴。



蹲著的兩隻腳，膝蓋往外側大張，非常不雅觀。



但就仇麗自己的講法，都要死了還管那麼多。



凌傾城脫掉高跟鞋，微蹲著把繩套貼入自己細弱的頸子，說：「我先走一步了。」



就讓黑絲襪包裹者的兩腿跪下，讓白綾絞住自己。



在那跪吊的幾秒後，一種氣悶感和頭暈感湧上來。



臉部因為血液快速湧上而潮紅，耳朵因為頭部大量湧入的血液而產生耳鳴現象。



黑絲雙腿在地下往後磨蹭，使得身子愈來愈往地面傾斜。



雙手緊緊抓住上半身外套，用力很大，彷彿是要撕裂它一樣。



看到凌傾城吊姿的仇麗，將大腿張得更開了，握住假陽具的右手抽插得更快，看到自己女人的死亡，讓她淚流慢面卻又興奮不已。



「加油，老婆，我們在地下相見。」仇麗在一旁鼓勵著凌傾城，而把雙手放上欄杆彷彿要把自己撐起來的凌傾城似乎也聽到這句話，用最後的力氣把手從單槓上甩了下來。



她再也無法舉起她的雙手。



五分鐘後，剩下的掙扎掙扎結束了，一串白色的口水從凌傾城吐出的舌頭上留下。



一些小便仍然失禁出來，將因未掙扎而有些破損的絲襪給淋的濕濕的。



身體時有時無的震動只是神經反射，凌傾城嚴重缺氧的腦部已經完全死透。



「啊……哈……」仇麗不停的喘氣，這五分鐘她已經贏來八次高潮。



原來看愛人自殺來自瀆是這麼爽的一件事情，自己晚一點死真的是值得的。



她站了起來，用嘴吸掉留在凌傾城嘴邊的唾液和鼻涕的混合物，將眼球略為突出的眼睛閉上。



並且將高跟鞋重新套回她的腳上，為了遮住有些磨破掉的襪底。



「等一下見囉。」仇麗通紅的眼睛，憐愛的看著她。



這個單槓被凌傾城艷屍壓的有點些微下沉，仇麗不敢確定這個能支撐的住兩個女人的體重。



為了保險起見，她選用了旁邊更矮，不到160公分的單槓。



這種高度跪著一定會磨到細嫩的膝蓋，仇麗不想死時一身傷痕，這樣看起來很low。



所以她打算坐姿自縊，就是同樣把如美玉般的頸子放到同樣白皙的白綾上後，雙腳往前伸直，屁股往下一沉。



像過去被罰坐太空椅一樣的方式做下去。



這種姿勢對仇麗這個長腿美人而言，實在是太適合了。



仇麗腳跟觸地，沙灘涼拖仍然好端端的穿在上面。



由於剛剛自慰過度，身體力氣有些用盡，雙手上下晃蕩幾下，喉嚨發出沙啞的呻吟聲外就無法做出其他動作。



假陽具還塞在她的蜜穴內，只是大量洩出的淫水讓它一點點的被沖刷出來。



最後「碰！」的一聲吊在地下。



隨之而出的不知是尿還是淫水，讓雙腳像剛走過小溪一樣濕濕漉漉。



仇麗口水鼻涕也大量湧出，剛剛逞強穿的那麼少出門，果然遭到報應了。



一攤黏稠的分泌物就掛在鼻子和胸口之間，有些美中不足。



眼珠子因為大量充血而成為血紅色，一部分是因為哭過的關係。



恍惚中，仇麗看見了正在往無盡黑暗中走去的凌傾城，她趕緊跑了過去，從背後緊緊摟住她的身子，再也不分開。



一對不誠實面對自己的情敵兼情人，就這樣獻出了自己的生命。



雖然可惜，但也很美，不是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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